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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喬自1996年成立差事劇團之後 持續多年的

劇場 民眾 社區 營造 生產 消費 市場與國家

之間的對話 碰撞 質問 揭穿 究竟的行動 關

曉榮 2005 vi 近幾年更發展出一系列所謂的魔

幻寫實 帳篷劇 包括 記憶的月台 1999

霧之月台 2000 海上旅館 2001

霧中迷宮 2002 逐漸暗弱下去的候車室

2003 潮喑 2004 浮沉烏托邦

2005 敗金歌劇 2006 等 在劇場形式的

追尋上 鍾喬在1999年引進了日本野戰之月劇團  1的

帳篷劇 tent theatre 經過1999年秋天在台北

縣二重疏洪道 差事劇團邀請野戰之月演出 出核害

記 以及2000年夏天在台北市的華山藝文特區兩團

所合作的 霧之月台 之後 差事劇團已經將這個劇

場形式及搭建的技術移轉過來

以2004年10月的製作 潮喑 為例 演出的場地

在台北市公館夜市附近的寶藏巖 這裡曾經是軍事用

地 差事劇團集結了許多人力 花了大約一個月 搭

建出臨時的野台帳篷劇場 他們並沒有選擇中產階級

式的既有劇場建築 而是在都會區的河岸角落與荒煙

蔓草的類廢墟之中 胼手胝足地構建出這座魔幻寫實

與充滿想像的空間 這個野外 臨時 甚至是移動 2

的空間 初步印象也許是簡陋 粗糙 殘破與髒亂

舒適感絕對不是這類型劇場所強調與需要的 但是那

種與環境的巧妙結合 毛毛細雨 冷冷微風 飛舞的

蚊蠅 車流 狗吠等 以及與土地的親近感 正凸顯

出本劇的主題

這齣戲是以在台灣的外來移民與在地族群的互

動與尋找身分為主題的 做為一座四周環海的封閉島

嶼 這一群像幽靈般的擺盪靈魂 包括尋找租賃住處

的女房客 尋找病毒源頭的女記者 搞行動藝術的男

紅衛兵 男原住民伊命 大陸妹秋菊 房東吳太太

台籍日本兵 同時也是遊民 台客癟三樣的臨時

演員小林 黑道大哥樣的阿不拉 後來又改變造型成

了軍官 客家少女秀美 印尼籍新娘百合等 甚至

連現場演奏的樂手都穿上了吉普賽式與紅衛兵式的服

裝造型 演奏的樂器包括大提琴 小提琴 笛子 風

琴 胡琴 椰殼樂器等 演奏的樂風既有波西米亞式

的流浪與漂泊感 也有魔幻寫實的詭譎風格

舞台的主體是吳太太的家 但是隨著戲的進行

這個空間會不斷地轉換 它有許多機關 巧門與通

道 以作為眾多角色的進出舞台之用 空間的定位也

從吳太太的家變成拍戲現場或不確定的空間 到最

後成了只是一個具有很多高低層次的劇場空間 並與

後面的寶藏巖房舍連成一體 這個舞台做為一個象徵

的空間 很明顯地影射著台灣 在過往的歷史記憶與

當下的社會現實中 原住民 過客 殖民者 房東

房客等不同的住民與移民社群 帶著不同的意識形態

與政治意圖 來來去去於這座島嶼 帶走與帶不走的

痕跡與記憶 都交錯糾結在這個多變或不變的萬花

筒空間裡 劇中人常問 這裡是哪裡 你是

誰 我是誰 從哪裡來 往哪裡

去 他們之間或有對峙 協調與融合 但是他們

都在找尋可以讓自己安身立命的身分與角落

鍾喬認為這個形式除了打破既有的劇院硬體空

間之外 野地中衍生出來的民眾生命是 流動

或 滾動 而非 靜止 或 固定 這是民眾戲

劇和環境 / 民眾生活交融的重要瞬間 這瞬間裡 匯



聚了搭建者 煮食者 幕後工作者 演員和編導 義

工 行政工作者共同的汗水 鍾喬 2002 324

不論是野戰之月所關懷的日本國家體制中的底層人物

像是被排擠出管理體制的流浪漢 因偷渡被集中至

工廠底層的大陸奴工 背負軍國主義辱印的慰安婦等

等 或是差事劇團帳篷劇系列所描繪的台灣社會邊

緣人物 都呈現出某種無政府主義式的民眾戲劇美

學 擴而言之 更是在 面對日益擴張的全球化趨

勢 區域間具民眾意識的劇場 連帶成為對抗單一

化 主流化 商品化表演藝術的另類傾向 鍾

喬 1999 188

鍾喬的帳篷劇劇本 所創造的劇中人物總是說

著詩化的語言 尤其是在看演出的當下 想要從中立

即抓住較為固著或清晰的意義 常會有些困難 也因

此在看完演出之後 對於人物 場景 劇情等 多半

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印象 要不就是落失在文字迷宮當

中 甚至是連看幾齣所謂的 帳篷劇 下來 所得到

印象最多的就是鍾喬一貫的左派姿態與反霸語態 筆

者認為剝除掉表層的詩化語言與文字迷宮之後 仍然

可以從中摸索出一套鍾喬式的邊緣論述

鍾喬帳篷劇的劇中人物 不論男女老少 九成以

上都呈現出一種社會邊緣人的形象 像是在 記憶的

月台 中 有在廟會裡跳八家將的乩童 失業且悶喝

著維士比藥酒的建築工人 撿破爛的流浪山地祭師

被母親從山上賣身到城市的原住民少女 四處旅行的

孕婦 大陸新娘等角色 雖屬不同的性別 階級

族群 但居無定所 流浪 漂移 離散卻幾乎是他們

共同的處境 而造成這些處境的背後原因則多半與經

濟因素或跨國資本流動有關

為了讓邊緣發聲 並展現邊緣戰鬥的力量 鍾喬

針對 中心霸權 施予諸般的抵拒與抗爭 這裡的中

心霸權指的主要是資本主義 尤其是在全球化過程中

所衍生的跨國資本流動 在鍾喬的反霸論述當中更將

這個跨國資本的幕後主使者指向美國 批判美帝主義

挾持全球的親美媒體所發動的以強欺弱的反恐戰爭

透過電子媒體影像畫面的強力放送 將美國塑造成東

方回教文明挑釁西方基督教文明恐怖行動的代罪羔

羊

鍾喬所批判的中心霸權除了資本主義 全球化

美帝主義之外 還包括了中產階級 漢人中心主義

黨國官僚體制 警察系統 軍國主義等 即所謂的台

灣社會核心價值與操控架構 1980年代從事紀實報導

寫作的鍾喬 認為這是一種 參與式的報導 他從

報導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為出發點 重新從民

眾的角度 書寫這一段曾經被當時的黨政軍機制所湮

滅或掩蓋的歷史麟角 以重建庶民的歷史記憶 為了

將任何的吉光片羽延展成一段生命故事 同時擅於詩

作的鍾喬 他的那桿生花妙筆 頓時成了縫合歷史片

段的最佳利器 有歷史的縫隙處便填以詩意盎然的文

字 讓原本已被扭曲不成模樣的生命故事再次以孱弱

的聲音 提出對歷史與黨政軍機制的控訴

鍾喬在塑造其帳篷劇的人物時 依然承續這樣

的書寫策略 企圖成就其邊緣論述與戰鬥姿態 處

於社會底層 在政治上 經濟上 文化上相對弱勢的

人物 是鍾喬主要描寫的對象 將他們變成一個個靈

魂似的角色 四處飄蕩 其行動常常沒有目的性 角

色的過去通常從遙遠的記憶而來 來到此時此地也只

是為了找尋記憶 如 記憶的月台 中 大陸新娘



要找父親的記憶 文爽要找流浪漢 Lela要找詩人

Dream以漫畫筆記本畫下記憶中的人事物等 鍾喬

並經常安排異度時空的靈魂在某一個魔幻式的場景相

遇 透過魔幻寫實的空間氛圍與詩化語言 將這些靈

魂般的角色一一陳列在劇場之中 不見得有焦點集中

的對話 然而單是 陳列 就已經賦予了這些靈魂般

的邊緣人物以莫大的形象與演現的權力 被看見與被

凝視 是主體認同與自我建構的基礎之一

在正史的書寫傳統中 總是以政治人物為中心

到了工業革命 進入現代化 甚至是全球化的近兩

三百年 除了政治之外 經濟與資本成為歷史書寫的

新寵 而且逐漸取得主導地位 對於長期以來堅持左

派批判的鍾喬來說 思索社會邊緣人如何建構自身的

主體認同 便成為時時縈繞在心的主要課題 邊

緣 幾乎在所有的時代都處於 他者 化 而且是

沉默無聲的他者 相對於政治 經濟或文化掌權者的

合法性 邊緣 常常在權力的合法性與合理化的操

作過程當中 成為一個沉默無聲的反襯之物或噤啞他

者 鍾喬經常詢問自己的兩個問題是 人民記憶的

真相是什麼 除了讓歷史回歸原始的面貌之外

記憶又是如何被賦予當代的意涵的呢 鍾喬

1995 5 為了再現民眾的記憶且將之歷史化 鍾喬

想方設法讓邊緣的民眾記憶從體制建構化的政治經濟

決定論裡頭析離出來 在再現重述的過程中賦予發言

權與當代性 這是一場逆寫正史的權力保衛戰與主權

宣示

鍾喬帳篷劇經常設計一些時空不明確的場景

人物偶爾會說些來自別的文本的話語 可能是一首

詩 一張照片 一個身影 一頁筆記或只是一行文字

等 或者是將記憶與歷史事實做一個勾連 形成一處

跨越文本或國境的想像力場域 流露出濃濃的魔幻寫

實氛圍 這是鍾喬刻意採取的策略 他認為我們都身

處在一個 經由非常細緻的文化過程所編織起來的偽

現實 所以在帳篷劇裡 去編造一個更孤獨的魔幻

情境 夾帶著記憶 幻想 嘆息和吶喊 來對應現實

的虛謊 鍾喬 2003 172-3 也就是說 在他的

論述策略裡頭 這個世界是被美帝文化與傳媒網路所

建構出來的虛妄存在 這個存在的意志其實是美帝主

義的意志與想像 在這個意志所網罩的世界裡頭 其

他非美國地區的民眾 其思維邏輯 身體文化 言語

行動等 竟被編羅進這個迷網 / 惘當中 為了對抗或

顛覆這個迷網 / 惘 因而編創一個更大的魔幻寫實謊

言 運用帳篷劇這樣的劇場騙術 讓觀眾興起一種新

鮮感 願意進入帳篷裡頭 看著一個接著一個靈魂般

的角色晃過眼前 聽著他們微弱的生命故事或遙遠記

憶

經常出現在鍾喬帳篷劇裡的生命故事或遙遠記

憶 像是核爆蕈雲 尋找親人 思念家鄉等 尤其

戰爭 更是一個將被解體的人的靈魂召喚回來的陰

影意象 比如有來自日本軍國主義下的戰死士兵的遊

魂 或是消失在南洋戰場的軍伕 台籍日本兵 也有

被滿天落下的炸彈炸死或被機槍掃射打死的台灣農

民 更有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被國民黨從台灣鄉下

抓去大陸打共匪的台灣青年等 每一個因為戰爭而

死或流離失所的靈魂 飄蕩來去於開放的帳篷之中

還有更多被資本主義制度所剝削 排除或積澱下來的

邊緣人 對於資本社會 他們的產值低微 或被視為

社會雜質 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 就被先丟置在歷史

的角落 而帳篷就是他們可以暫時相互取暖 獲得慰

藉的臨時收容所 而這一個稍可躲避風雨的臨時收容

所 也可以視為一個想像的亞洲共同體 民眾劇場的

實驗室 這與鍾喬多年來的文字與劇場書寫 所要營

造的一種 浮沉烏托邦 理想主義不謀而合 在這個

烏托邦裡頭 邊緣 成為主體 中心 被驅趕到

想像體的角落 主體論述採取去帝國 / 去軍國 / 去黨

國的戰鬥策略 為想像的亞洲共同體擘劃一條永遠無

法築成的康莊大道 所以帳篷劇成為必須 3 所以想

像與魔幻成為必要

以近作 敗金歌劇 為例 這是2006年12月在華

山文化園區中四館的製作 那是華山重新整理好的一

塊展演空間 屬長方形的空間 觀眾席和舞台布景都

是為此演出而搭出來的 鍾喬在這齣戲裡不但批判了

全球化 更極度地諷刺了台灣政治與社會的貪腐共犯

結構

近兩年 台灣的政治 社會 經濟上下交相賊

內神通外鬼 政商勾結的貪腐共犯結構幾乎網網相

連 尤其從 高捷弊案 2005年8月 爆發以來

不單涉及勞資糾紛 更影響台 泰之間的外交關係

相關官員紛紛請辭 執政黨與媒體關係緊繃 後續總

統府弊案連連被爆料揭發 藍綠持續嚴重分裂

裡頭錯綜複雜的背景脈絡 甚至整個弊案在高雄地方

法院都已經審理終結 但爭議仍多 且餘波蕩漾 面

對如此龐大的案案相扣 任何的當事人或旁觀者 都

只能從其立場做點狀式的片面描述

鍾喬不走現實的重現與描述路線 而採其最擅長

的魔幻寫實手法 雜揉了弊案新聞 媒體爆料 政治

寓言 人物影射 狂想 詩 歌等材料形式 敷演出

一齣批判 拜金 與 敗金 的敘事劇 這個戲裡頭

出現了十幾個角色 不管是無時無刻都在 協調 事

情的喬警官 台灣的卡奴代表高捷 無名無分的大陸

新娘 / 街頭藝人小鳳 尋找丈夫靈魂的菲傭Rosa 經

營深喉嚨基金會的申董 兼差命相美容的助理凱莉

進行內線交易與海外洗錢的陳家 成員包括陳老板

珠光寶氣的頭家娘 頭家娘的妹妹麗莎 捕風捉影

的媒體記者陳美麗 甚至是戴上面罩變身為Rosa丈夫

Bong靈魂的喬警官 陳老板穿上西裝後變身的雙面狐



狸 還是麗莎敷上面膜後變身的蒙娜代言人 其指涉

與諷刺的意味都很高

在 敗金歌劇 裡頭 鍾喬透過經營流動酒家

江山樓 的林香口中 說出了 關於劇場到底能推

動現實多少改變的事情 這些年來 我們多有辯證

但這回 我們得去揭開滿紙權利的瘡疤 看它到底寫

了多少吃人的話 這樣有點後設的台詞 劇場藝術與

現實行動的相應性究竟有多大 現實如果能夠這麼

輕易地被劇場藝術所改變 那麼政府行政體系的功能

何在 然而如果行政體系出了問題 民眾又能期盼什

麼 只能揭開權利的瘡疤 看吃人的話嗎 現實社會

的問題 應該由劇場藝術或創作者來解決嗎 劇中

有一種只在流動攤販賣的 底層芬多精 劇中人說

這是一種類似像心靈雞湯的特效藥 它是弱勢團體的

小本生意 就像同仁圈裡流傳的左派刊物一樣 小

眾 地下 弱勢 邊緣 甚至是底層的 那似乎是夾

縫中的一絲希望 批判中帶有些許的無奈

鍾喬所寫的人物基本上都只是符號 其實更像

是意識形態的容器 沒有亞里斯多德式的性格深度

對於某一個主題 幾乎所有的人物都可以對該主題加

以描述 詠嘆 甚至於批判 諷刺 不同的人物不斷

地出現在觀眾面前 報告或轉述劇情的發展與變形

像是陳老板所主導的內線交易 其小姨子麗莎幫忙

在海外洗錢 其妻想要對此加以隱瞞 喬警官居中幫

忙 協調 大小事情 深喉嚨基金會的申董想要對此

加以爆料 陳老板之血統不正的遠親女記者陳美麗想

要對此加以報導 以陳家為中心形成所謂的 命運共

同體 其餘的 底層 人物像是台灣卡奴高捷 街

頭藝人月姬 既是街頭藝人也是大陸新娘的小鳳 販

賣底層芬多精的流動攤販 / 酒家 江山樓 的林香

菲傭Rosa等人 在劇情裡頭他們都擔心被取締或被逮

捕 但在報告或轉述劇情的功能上 也多少發揮了一

些功能 這些人物隨著不同場景轉換 迅速地上上下

下 進進出出 有時甚至劇情的時空是隨著人物的敘

事語言說變就變的 亂針編織 就像萬花筒一樣 幻

化出一場又場的戲段

鍾喬在一篇題為 流亡的告白 的文章裡提到

在族群認同獲致政治上正確 卻隱藏種種精神性風

暴的島內 一群演員在一個稱作記憶的月台上 追尋

埋葬於現實中的想像 一個原住民在都市邊緣浪跡

戰爭的陰影仍然在他心口徘徊 他和其他上台的演員

一般 以一種隱喻的 詩一般的身體訴說流亡在家鄉

的困頓 鍾喬 2001 流亡 漂蕩 離散是這個

帳篷劇系列作品的主題 對於和平的渴望 核爆的意

象 劇場的形式操弄 政治的批判 歷史的身體書寫

等等 都揮灑在詩意滿布的編導作品當中 鍾喬一直

是以詩的詠嘆與想像 劇場的實踐 社會與歷史的關

懷與政治批判 試圖達到藝術心靈的坦釋與救贖 永

遠 靠左邊走 的他 不斷地在每一次新創的帳篷劇

中 擴大戰鬥對象與範圍 從階級 族群 環保到反

美 反戰 反全球化 編織更大的魔幻寫實虛謊

意識形態之戰永遠沒有休止的一天 其自身邊緣論述

也就沒有完滿的一天 甚或永遠只是在 述說一種孤

寂

■ 注釋

這個劇團在日本東京數以千計的小劇場當中 是個很特殊的團體 尤以其所注

重的庶民美學 更是強烈地批判了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社會凋敝一路走

到經濟高度發展 過度消費 媒體模塑的價值取向 野戰之月劇團在導演櫻井

大造 他同時也是劇作家 演員 舞台設計 劇評家 的領導之下 開創了在

帳篷裡演戲的形式 企圖喚醒民眾死去或被物化的集體記憶 或以 賤民文

化 相對於 皇民文化 帳篷幾近於露宿 散發著遊民棲息的卑賤與叛逆

觀眾在觀賞的過程當中 有一次必須從投影幕的序章場 聽從工作人員的引

導 移動到那座臨時搭好的劇場觀眾席中

亞洲相較於歐洲 美洲 非洲等大陸要來得破碎與不集中 且僅有極少數的國

家不曾被歐美日政治殖民或軍事侵略 也就是說 從十六世紀歐洲國家開始往

地中海以外的世界拓殖探索以來 亞洲經歷過多種形式的殖民 對此鍾喬將關

注的焦點放在 亞洲經濟流動中的支配 被支配 或支配 反支配的關係 上

頭 鍾喬 對於串連亞洲 一直是亞洲各處民眾劇場工作者所

共同關注的議題 台灣做為一個結點卻常常忽視亞洲的存在 寧願將較多的眼

光望向美國 中國 日本 鍾喬則以帳篷劇的形式 做為他參與觀察及省思亞

洲資本流動跨國性剝削問題的主要書寫姿態 同時 也因為亞洲的破碎與不集

中 尤其是東南亞 群島的數量幾乎是世界各大洲之冠 海洋 漂泊 航行

流亡 離散等便成為鍾喬帳篷劇常常出現的主題 晃蕩在船上的遊魂 猶如文

藝復興的 愚人船 意象 既被圈禁在邊緣 無處遁逃 也無法上岸 過去與

未來完全不可捉摸 只有處在裡外均不屬於的化外之境 才有自由 開放的安

身棲息之所 這裡所引用的 愚人船 意象 是傅柯在 瘋顛與文明 裡 對

瘋人乘坐 愚人船 所描述的邊緣狀態 航行

使人面對不確定的命運 在水上 任何人都只能聽天由命 每一次出航都可

能是最後一次 瘋人乘上愚人船是為了到另一個世界去 當他下船時 他是

另一個世界來的人 因此 瘋人遠航既是一種嚴格的社會區分 又是一種絕對

的過渡 在某種意義上 這不過是透過半真實半幻想的地理變

遷而發展了瘋人在中世紀的邊緣 地位 因瘋人具有被囚禁在城關

內的特許 這種地位既具有象徵意義 又變得非常現實 要排斥他就必須把他

圈起來 因為除了門津 之外沒有其它適合他的監獄 所以他被

扣留在那個渡口 他被置於裡外之間 對於外邊是裡面 對於裡面是外邊

關於亞洲殖民與後殖民繁複的歷史糾葛 本文無意做

岔題論述 留待未來再戮力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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